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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与李朝后期的文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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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当时朝鲜知识文人和统治者对《四库全书》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以及李朝后期文学

创作和文体的变革，揭示《四库全书》给朝鲜文坛带来的巨大影响：当时朝鲜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

统一文学思想，提倡使用纯正文古文体，但这一主张遭致朝鲜文人的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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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乾隆年间，自１７７２年开

始，经过１０年编成。《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典

籍史上最后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官纂校录，该书收录

了书籍３４５７种，共７９０９０卷，总目中记有书名，而

未被收录进去的“存目”的书籍也有６０００多种。１８

世纪，清朝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使

用武力加固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文学和

文化控制进一步抑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汉族文人。

他们倡导“复古思潮”，使文人的注意力由现实问题

转移到对古籍的学习和整理上，并多次举行大规模

的书籍编纂活动。这种活动表面上看来是出于对图

书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实际上是清朝政府为了消减

汉族人们的抵抗情绪而实行的一种文化策略，他们

把有关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和书籍重新编版或直接

进行销毁，《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

文化产物。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图书编纂活动

给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是中

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同时，《四库全书》的问世

在朝鲜文坛也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给李

朝后期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本

文以此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李朝社会的文人对《四

库全书》的独特见解，以及该巨著对以正祖为代表

的李朝统治者的影响，进而揭示李朝后期文坛发展

的动向。

一、朝鲜学者对《四库全书》的

认识和评价

　　《四库全书》问世的时期，相当于朝鲜李朝的后

期，中朝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文化

上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而书籍的输入和输出则是这

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朝鲜使臣

从中国购回的物品中，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当

时社会上流行的书籍和最新出版的书籍则成为他们

关注的对象。李朝文人对《四库全书》一直非常感

兴趣，李朝正祖也曾多次派人到中国去购买。《四

库全书》中收录了一部分朝鲜人的著作，徐浩修在

《燕行记》中有如下的记载，“纪曰：‘贵国郑麟趾高

丽史，极有体段，仆藏庋一部矣。’余曰：‘然则高丽

史已翻刻于坊间乎？’纪曰：‘即贵国板本也，贵国徐

敬德花潭集，编入四库全书别集类，外国诗文集之编

诸四库，千载一人而已。’”［１］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徐敬德的《花

潭集》和郑麟趾的《高丽史》都被《四库全书》收录在



内，我们还了解到《高丽史》原是在朝鲜刊行的版

本，而这一内容并未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有记

载，徐修浩的这一记载对我们研究《四库全书》是很

有价值的。此外，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提到了

徐敬德的《花潭集》，但是朴趾源认为徐敬德的诗文

虽然有若干篇，但是“无可观”。其实，徐敬德的《花

潭集》只是在存目中留有书目，其内容并未记载在

《四库全书》中，只是《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到“诗

文虽不入格，特存其目，以表其人焉”。朴趾源当时

并未看到《四库全书》的原文，所以才误以为《花潭

集》已编入其中，不过他所说的“无可观”同《四库全

书总目》中的记载还是一致的。《花潭集》中的诗文

并非是特别优秀的，但却是惟一被收录在存目中的

外国人诗文集，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清朝时期的图书编纂活动是为了巩

固政权而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实行的一种怀柔政策，

目的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图书的整理和编

纂上来。《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参

与此活动的学者被分成２０个官职，共３６２人。除此

之外，还有从事誊录者２８００多名，佣人１０００多名，

此次编纂活动共出动人员４２００多名。

这些人员中只有少数一部分在中国史料中能够

找到相关记载，其余大部分人员的事迹很少被记载

下来，而朝鲜学者对这一部分人格外的关心，他们作

品中的记载弥补了中国资料在这方面的不足。例

如，朝鲜著名的文学家、实学思想家朴趾源在《热河

日记》中对皇六子永誽的外貌作了详细记载，永誽

虽贵为皇子，但是缺乏贵族气质，“面白而痘瘢狼

藉，鼻梁低小，颊辅甚广”。中国史料中虽然有不少

关于永誽的记载，但对其容貌描写如此详尽的仅朴

趾源一人。不过除了外貌，朴趾源对永誽的评价还

是极高的，“能文章工书画”，所以他作为《四库全

书》总裁官还是理所应当的。作品中还记载了一些

专门从事誊录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以誊录官的身

份参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每月的工作量也是

相当惊人的，朝鲜文人李德懋在其《入燕记》中记载

道：“绍薪方充 《四库全书》誊录官，自言一月誊五

万字。”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事誊录工作的人

员每月要誊写５万字左右，其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参与编写《四库全书》的文人，虽然都拥有

较好的文笔和卓越的文才，却不得不把毕生的精力

都投入到规模巨大的图书编纂工作上，以至于很难

有机会把蕴含自己真正思想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人，

这便达到了清朝统治者大规模编写《四库全书》的

真正目的。乾隆帝大举编纂《四库全书》，一方面是

昭告天下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自己的好学；另一方

面，也就是其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抹杀反清思想，稳

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东华录》中记载道：“至书中

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暗，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

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贻后学者，

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论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

人，并无关涉，必不肯因此加罪。”对于这一点，中

国的学者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中国的史料中

并未留下充分的论述，而朝鲜学者没有身份上的限

制，自然就少了很多的忌讳，他们的评价则更具体

一些。

当时的李朝学者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四库全

书》原书，所以他们对《四库全书》本身的评价是比

较空洞的，洪良浩在《燕云纪行》“皇都即事”中记

载：“节制八旗恢远略，铺张《四库》盛文儒（时皇帝

大聚天下书分经史子集，名为《四库全书》，合数万

卷，募士民有文笔者给禄缮写，故云）。升平五纪超

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这些评论仅仅是流于一般

的赞颂，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言。

但是朝鲜学者对《四库全书》的修书动机及其

影响的评论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朴趾源在《热

河日记》中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具体阐述，他认为“皇

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

书》，率天下而唱之曰，此紫阳之绪言，而考亭之遗

旨也。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

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康熙时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和乾隆时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并不是所谓

的标榜朱子主义的文化政策，而是和《永乐大典》的

编纂一样，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族知识分子而进行

的一种思想上的压制，朴趾源通过简单洗练的语言

透彻地揭示了清朝统治者编写《四库全书》的真正

目的。

另外，通过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把其中对清朝统

治者不利的部分删除掉，这也是编纂工作的主要目

的。从 １７７４年至 １７９３年，清朝政府共禁毁书籍

３１００种，１５万部。朴趾源认为清朝大举编纂《四库

全书》，其实质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无太大的

区别，只是跟秦始皇相比，乾隆帝做得更巧妙一些，

称“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清朝统治者并

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光明正大地对图书进行焚烧，对

文人进行坑杀，而是打着“崇古右文之治”的旗号，

来实现自己同样的目的，这种看似平和的图书编纂

活动，其实比秦始皇的焚书来势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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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国典籍的保存

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虽然众多的书籍被烧毁，但

是很多个人的藏书经过收集和誊录，得以向大众公

开，得以在社会上广泛的流传，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四库全书》是探索中国

学术源流的一种重要途径，它涵盖了中国文化的精

髓，书中还记载了很多关于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内容，

这些不仅仅是对中国、韩国和日本，乃至整个东亚、

西亚的发展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大大促进了人

类文明的发展。

二、《四库全书》与朝鲜正祖的

文体改革

　　（一）李朝正祖的“文体反正”

李朝中后期以来，朝鲜文坛一直受到晚明文风

的巨大影响，自许筠（１５６９～１６１８）以来，晚明时期

的文集便开始流入朝鲜，并给朝鲜文坛带来了巨大

影响。他在《闲情录》中引用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当时

李朝社会所批判的小品文和杂说。洪万宗（１６４３～

１７２５）在《旬五志》中写道：“至大明末，诸文士尤尚

浮藻，凿空构虚辄成一部，至于坐衙按簿之官，越视

职事，务得新语。”这本书写于１６７８年，也就是说在

１７世纪末朝鲜文坛就已经出现了有关晚明文风过

于浮华的评价，但当时并未形成主流思想，直到李朝

正祖（１７７６～１８０１年在位）提出“文体反正”之后，

朝鲜文坛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朝后期，性理学逐渐丧失了在思想领域的统

治地位，实学与西学逐渐盛行，所以这一时期的朝鲜

文坛呈现出多种文体盛行的局面。明末清初小品文

的风靡以及稗官小说的盛行，都对朝鲜文坛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些都属于和正统文学相背的非

主流作品，作品的内容与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正统思

想背道而驰。为了强化王权，以李朝正祖为首的统

治阶层立足于朱子学“道文一致”的文学观，强调六

经古文的“纯正的文风”。同时，正祖还提出了“文

体反正”，即把无“道”的存在的新式文体，转化成

“道”在其中的旧式文体的一种文学运动，同时还将

此作为国家纪纲来统一文人的思想，把批判浮华不

实的晚明文风作为国家政策来执行。既然这一问题

在１７世纪已经出现，为什么会等到正祖继位以后才

正式对李朝文风进行整顿，并将此定为国策来执行

呢？这一点和当时在文坛中流行的《四库全书》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祖自继位初便特别关注《四库全书》的编纂

工作，他曾专门派进贺兼谢恩使徐浩修前往清朝去

购买《四库全书》。之所以正祖特别关注《四库全

书》，是因为该书中的很多主张同正祖的思想是一

致的，如《四库全书》的宗旨是“朱子尊崇”、“崇尚雅

醇”，凡是与此宗旨相违背的书籍则全部销毁，只在

存目中留有记载，这一点和李朝统治者为禁止“稗

官杂记”的传播而实行的“文体反正”的宗旨是一致

的。正祖认为，稗官小说原非正统文学，其内容“噍

杀鄙俚”，是蛊惑民心的罪魁祸首，也容易使知识文

人陷入异学。而这些论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

识部分中有关晚明文风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是编

皆其笔记之文……大抵词义轻薄，不出当时小品

之习”。

清朝政府一方面排斥当时拟古文派的文风，另

一方面对那些浮躁轻薄的文风也进行严厉的批判，

这一点和朝鲜正祖的主张是十分相似的，而纂修

《四库全书》时，“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四

年全书总目》）为正祖大举开展“文体反正”运动提

供了依据，以此纠正当时耽于稗官小品的创作文风，

所以《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才会受到正祖的格外

关注。

正祖认为：“大抵文体随世不同，而一世之间亦

或屡变，惟时之所尚而其盛衰兴替，未尝不与政通

矣”［２］。文学与政治是一脉相通的，要想巩固好国家

的统治，首先要把文学思想统一起来。在其统治期

间一直提倡使用纯正文古文体，他认为文人一旦陷

入小品文的创作，便会无视人伦，违背义理，而要返

回正道则必须消灭小品文。正祖还认为做文章没有

古今之区别，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同时还将此制定位

为一种文化政策，要求朝鲜文人必须遵循这一规则

进行文学创作。

可以说，《四库全书》的出现给正祖的“文体反

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更加坚

定了正祖肃清文风、纠正文体的信念。于是，正祖于

１７９４年下令消除以稗官小品体为代表的杂文体，倡

导正统的古文体，主张还原纯正的文体，这就是所谓

的“文体反正”。正祖推行“文体反正”，一方面把传

统的古文体树为人们应该效仿的文章典范，另一方

面还设立了宫廷研究机关奎章阁。正祖把国内的学

者召集在此讨论经史，出版书籍，以摘选朱子语类的

《朱子选统》为首，刊行唐宋八大家著名的古文集。

正祖还下令禁止清朝的稗官小说和杂书的输入，正

是由于“文体反正”的实行，导致朝鲜朝后期刚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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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稗官小品体文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逆时代

的古文文风盛极一时，所以“文体反正”是正祖为了

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封建社会秩序而实施的，但这一

政策扼制了人们积极进步的思想，成为逆时代潮流

的一种文化政策。

　　（二）文体改革下的文人动态

正祖在进行文体改革之后，李朝社会的稗官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部分文人坚持

稗官小品体的创作，他们最终遭受迫害，如李钰、金

祖淳、南宫辄等。特别是李钰（１７６０～１８１３），他坚

持主体意识下的民族文学论，认为文学应该随着时

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应该一

成不变，所谓的古文体已经不能够反映现实问题，他

反对法古，强调写实性的文学表现手法，并且在参加

科举考试时也使用稗官小说体撰写文章，所以正祖

十分反感他，结果是李钰不但科举考试一再落榜，最

后还落了个“停举”、“充军”的下场。虽然李钰因为

稗官文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始终不向权

势低头，一生坚持小品文的创作，对朝鲜李朝小品文

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另一部分文人采用比较迂回的策略，避免与

正祖提倡“文体反正”的主张正面冲突。虽然这部

分文人同拟古派一样力推古文，但是他们主张学习

六经古文和唐宋古文的创新精神，创作出具有时代

特色的新文学，这就是著名的“法古创新”，而这一

思想的主要倡导人就是实学派代表朴趾源。

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表面上依据古文体

进行创作，而实质上是以儒教为基础主张进行社会

改革。他们所提出的创作应该摒弃传统习惯上的模

仿，应该创作出反映本国国风的朝鲜诗、朝鲜文章的

主张深得正祖的认可，所以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

文人，如李德懋、朴齐家等，即使被发现存在文体上

的问题，并没有受到正祖的严惩，只是命其写自责

问。可以说，这批朝鲜文人在文体改革的浪潮下，不

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取得了更大的辉煌，创作出朝鲜

文坛上较具有代表性的燕岩文学，其中最具有代表

性的就是《热河日记》。该小说主要以当时的朝鲜

为社会背景，采用大量的朝鲜谚语和俗语，反对使用

奢华虚浮的语言，反对盲目模仿汉唐文学和文体；同

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矛盾，提出了一

些改革和发展社会的实质性观点和主张。

正祖的“文体反正”虽然表面上净化了朝鲜的

文风和文体，使纯正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

种以六经古文作为纯正文学典范的创作要求已经不

再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稗史小品体也并没有因

为统治者的阻挠而销声匿迹；相反，稗官小品体、小

说等新文体依旧在朝鲜社会广泛流传。

三、《四库全书》与朝鲜后期的

文学创作

　　当时的朝鲜文人对《四库全书》的编纂非常关

心，朝鲜学者李德懋曾于正祖四年（１７８０）这样记

载：“《四库全书》?十万卷，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万

余卷，活字即木字也，其序即诏文也，后当得送。”这

里所说的“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万余卷”指的是《四

库全书》的聚珍版，这一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开始，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虽

然只是《四库全书》的一部分，但是已在当时的朝鲜

社会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这足以看出当时朝鲜文

学界对这部书籍的关注。

进入李朝社会，中朝两国文人学士交往更加密

切，许多赴清使节回国后极力主张向清朝学习，包括

学习清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这就是

所谓的北学派。“北学”一词是由朴齐家于乾隆四

十三年（１７７８）游北京归来后所著《北学议》而来。

北学派对朝鲜国内相对于清朝的种种欠缺做了较为

全面的检讨，主倡北学，其中自然包括对文学创作的

学习和借鉴。

北学派代表朴趾源、李德懋等朝鲜四大家提倡

新文学，他们反对古文的枯燥无味，倡导使用更具生

命力、词藻优美的新文学，这一主张同《四库全书总

目》流入朝鲜有着极大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及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

传入了朝鲜。朴趾源等进步文人在接触了《四库全

书》的小识部分以后，指出明末清初的公安派和竟

陵派所使用的语言中有很多是属于“妙慧”、“奇

诡”、“尖酸”的范畴，并且强调“平日于文学好看批

评小品，探索者惟是妙慧之解，深味者无非尖酸之

语，此等虽年少一时之嗜好，渐到老实则自然刊

落。”他主张“法古创新”，提出要克服拟古文和骈

体文的弊端，学习六经古文及唐宋古文的创新精神。

当时朝鲜进步文人一方面肯定古文的典范意

义，而且还把它们作为文章创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反

对过于追求创作的技巧和浮华的辞藻，指出文章应

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要以真实的语言反映最

真实的社会生活，创作出切合时宜的文章。此外，拥

护公安派代表袁宏道的李德懋也多次强调不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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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小品中的“浮靡”、“轻薄”的风

气，他指出“毋或浮靡，字句之间，慎勿犯用俗所谓

小说及明末清初一种比例轻薄口气”［３］。

主张北学的进步文人一直关注着清朝文坛的发

展动向，他们早期也曾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倡导者，

甚至一度把袁宏道等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然

而《四库全书》的问世让他们的文学观发生了根本

的改变，以至于在正祖九年以后，这些文人基本上没

有再进行过小品文的创作，这虽然跟正祖所实行的

“文体反正”有一定的关系，但《四库全书》的影响也

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朝鲜的著书也纷纷效仿《四库全书》的编

写，很多目录的分类、提要的撰写都仿照《四库全书

简明目录》。正祖五年（１７８１），由徐浩修编纂的《奎

章总目》就是仿照《四库全书》编写而成的，其中也

分成经、史、子、集４个部分，并且还收有《四库全书

简明目录》１２本。《大畜观书目》（成书约在正祖中

期）也收有《四库全书总目》１６套（函）共 １４４册、

《四库全书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１２册。

另外，洪周的《洪氏读书录》也是分成了４部，各

个部分前都著有小序，每本书中均拟有提要，甚至连

提要的写法也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的提要非

常相似。《海东绎史·艺文志》一书更是大量直接

抄录《四库全书》提要（包括提要内容及书籍来源），

对所著录的图书进行介绍。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朝鲜文献中保存相当多关于四库学

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作为中国文献的参考，弥

补中国文献中存在的缺漏，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

地研究《四库全书》及其相关文献。《四库全书》的

编纂虽然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抑制文人的思想而实行的一种文化手段，但是对中

国古文献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

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还牵动了整个朝鲜文

坛，对朝鲜后期文学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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